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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粵語“有 VP”的時體意義

——兼論普通話的“沒”

范曉蕾

北京大學

提要

本文分析香港粵語助動詞“有”的時體意義，其用例如“佢有食早餐嘅他吃了早飯的”。“有”

後的詞彙性 VP限於動態動詞，其後的體貌詞最排斥是“咗完整體”，這表明“有”編碼了

存在體；“有”所在的事件句都蘊含相對過去或現在的時間關係，這表明該詞編碼了相對非

將來時。簡言之，粵語“有 VP”強調在參照時間上已然存在動態行為“VP”。從中可見，
普通話裡最具資格跟否定詞“沒”並稱為“同素異幹交替式”的體貌詞是句尾“了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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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香港粵語（下簡稱“粵語”）的領有義動詞“有”還可以作助動詞，它能直接帶

VP來表達過去或現在的事件，見（1）。

(1) 粵語“有 VP”表達非將來事件：
 a.  佢有參加今次嘅比賽呀。keoi5 jau5 caam1 gaa1 gam1 ci3 ge3 bei2 coi3 aa1.

（<普 >他參加了這次的比賽啊。）
 b.  我琴日有喺灣仔食糖水。ngo5 kam4 jat6 jau5 hai2 waan1 zai2 sik6 tong4 

seoi2.（<普 >我昨天是在灣仔吃甜品了。）
 c.  佢近排有學法文嘅。keoi5 gan6 paai4 jau5 hok6 faat3 man4 ge3.（<普 >他

這段時間在學法語啊。）

 d.  佢有讀過大學嘅。keoi5 jau5 duk6 gwo3 daai6 hok6 ge3.（<普 >他上過大
學的。）

粵語的這種“有 VP”句可對譯為普通話裡含詞尾“了 1”、句尾“了 2”、進行體

（progressive）標記“在”、經歷體助詞“過”等各種時體詞的句子。那麼，（1）用
法的“有”在時制（tense）、體貌（aspect）方面有怎樣的語義貢獻呢？本文來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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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問題。這種“有”的否定式是單音詞“無 /冇”，它對應於普通話的存在否定詞
“沒”，不難推知，對東南漢語“有”的分析或能推進對普通話“沒”的認識。

全文組織如下：第 2節是文獻綜述，闡釋本課題的已有基礎；第 3節考察粵語
“有”對其後 VP有哪些情狀（situation types）體貌的要求，證明該詞編碼了存在體；
第 4節考察粵語“有”用於慣常事件句和將來事件句的條件，揭示出該詞編碼了相對
非將來時；第 5節基於粵語“有”的語義結論重審了普通話“沒”的時體屬性；第 6
節列出東南漢語的“有”還有很多議題。

文章有幾點要說明。本文的“‘在進行體’類詞”“‘了 1’類詞”等指特定方言裡

核心功能對應於普通話“在進行體”“了 1”的功能詞，它們的字源未必是“在”“了”；

本文的“動態持續性 VP”包括活動情狀（activities）（如“學英語”）和成就情狀
（accomplishments）（如“吃那個蘋果”）的詞彙性VP，它們表示可持續的動態行為；
例句中，“<普 >”表示普通話的說法，“<粵 >”表示香港粵語的說法。

2. 以往研究：東南漢語的普遍現象

除廣府粵語外，（1）那種用法的“有 VP”還存在於閩語、客語、贛語、南部吳
語，而方言學界普遍主張這種“有”蘊含言者對命題的主觀判斷義。鄭懿德（1985: 
310, 311）認為，福州話“有”的重要功能是“肯定”動作行為的真實存在，或者對
形容詞起到“強調或申辯”作用；曹逢甫（1998: 299, 321–327）指出，閩南語“有”
是個情態動詞，它表示某個狀態或事件“的確”存在或發生，對其後 VP所述的事態
加以“肯定或強調”；Lee（2018）主張粵語“有”是編碼了“強調”義的斷言存在
算子（assertive existential quantifier）……筆者贊成“有”編碼了肯定強調一類的情態
義，但本文只分析該詞的時體意義。各家對“有”的時體意義存在較大的爭議，大致

分為兩派看法。

第一派看法是完整體說，主張“有”編碼了表示事件結束的體貌義。袁家驊等

（2001 [1960]: 306）談到閩語的“有”表示動作的完成，即該詞蘊含了結束義。王士
元（1990 [1965]: 25）提出，東南漢語“有”及普通話“沒”在時體功能上跟普通話
的完整體（perfective）助詞“了 1”是相當的，稱之為“同一語素的異幹交替形式”

（suppletive alternants）。蔡維天（2002）認為，台灣閩客語的“有”在搭配動態 VP
時表示完成義。

但是，施其生（1996: 26）、鄭敏惠（2009: 94–95）、Lee（2018: 97）等多部文
獻指出，東南漢語的“有”不表示完成，它遠非普通話“了 1”的對當成分，各方言裡“有

+動態 VP”可以指正在持續（未完成）的事件，甚至能帶上非完整體（imperfective）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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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因此，（1）的那種“有”並未編碼完整體一類的終結性（telicity）意義，第 3節
將論證這種“有”編碼了另一種靜態屬性（stativity）的體貌義“存在體”。

第二派看法是（相對）過去時說。張洪年（2007 [1972]: 393）認為粵語的“有”
是過去時標記（past marker）。Chappell（1992: 75）、石毓智（2004）主張東南漢語
的“有”屬於完成體（perfect）標記，這種觀點相當於說該詞編碼了過去時或相對過
去時，因為完成體的特點之一是事件時間在說話時間或參照時間之前（Comrie  1976: 
53, Bybee et al.  1994: 54）。“有”的過去時說不準確，因為東南漢語的“有 +動態
持續性 VP”普遍可以指現在正進行的事件，例證如“<粵 >佢而家有做功課嘅他現在

是在做功課的”。一部分南部吳語、客語、閩語還有“有 +靜態 VP”，該格式默認（by 
default）指現在持續的狀態（游汝杰  1999: 184、曹逢甫  1998: 324，等等）。

總之，東南漢語的“有”基本限於表達過去或現在的事件，這兩種事件可合併為“非

將來”事件。已有文獻談及“有”的這個表義限制。Yue-Hashimoto（1993）提出粵語
的“有 VP”是肯定過去或現在事件的發生；陳淑環、陳小楓（2006: 14–15）認為惠
州話“有”的意義是肯定一種已然事件的現實性，而傳統術語“已然”大致等同於普

通語言學中的非將來時。湯廷池等（1997: 284）主張閩南話的“有 VP”表示“動詞所
指稱的動作或事件已經發生”“形容詞所指稱的狀態或變化已經存在”，該語義描述

中的“已經”一詞通常指事件相對於某個參照時間已然發生或存在，這正是相對非將來

時（relative non-future）的所指。曹逢甫（1998: 299, 321–327）談到，閩南語“有”一般
用於表達過去或現在的現實（realis）事件，它表達將來事件限於條件句。這個描述暗
含了“有”涉及相對非將來時。我們贊同東南漢語的“有”編碼了相對非將來時，但

以往研究的論據不甚充足，第 4節會充分證明這一點。

3. 體貌義：名物化到存在體

漢語的“有”原是一個領有義動詞，要構成動賓式“有領有NP”，東南漢語的“有
VP”應該源自“有領有NP”式，即“有”之後的 NP逐步擴展為 VP。根據語法化的滯
留原則（persistence）（Hopper  1991），“有”之後的 VP在語法上可以詮釋為類似
NP的成分，它應該具有名物性（nominalization）（或曰“自指化”）。以往研究有
近似的提議。項夢冰（1997: 320）認為，連城客語裡“有 VP”的 VP都是指稱性的，
不是陳述性的，一個表現是它不能帶任何體貌詞。董秀芳（2004: 2）提出，普通話疑
問句“有沒有 VP？”的 VP有自指性，與名詞性成分有一定的相通性。范曉蕾（2017: 
573）談到，東南漢語“有”所轄的 VP是指稱性的，它即使表達動態事件，其語法義
也是靜態性的。鑒於這種觀點的論證尚不充分，本節便來詳解粵語“有”後的 VP具
有名物性。換個角度說，“有”之後的句法位置相當於一個名物化標記，進入此位置

的 VP會帶上名物性（被詮釋為抽象的 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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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有”後 VP 對體貌詞的限制

東南漢語裡，“有”後的 VP分為不帶體貌詞的“詞彙性謂語”（如“學英文”）
和帶體貌詞的“語法性謂語”（如“學過英文”）兩大組，本節從粵語“有”後 VP
含體貌詞的情況說起。粵語的主要體貌詞及其與普通話體貌詞的大致對應情況如下：

過經歷體（普通話“過”）、喺度進行體（普通話“在”）、住靜態持續（普通話“著靜態”）、

緊動態進行（普通話“著動態”）、咗完整體（普通話“了 1”）、喇（普通話“了 2”）

（參考張洪年（2007 [1972]: 150–165, 182–186）、張雙慶（1996: 143–160）、鄧
思穎（2015: 76–89, 204–206））

需解釋，普通話的持續體助詞“著”被公認為有靜態、動態兩個功能。“著靜態”主要

搭配附著義動詞“站、穿、貼”等表達靜態持續事件，“V著靜態”可以直接搭配否

定詞，例句如“你別站（著）啊”；“著動態”搭配動態性較強的動詞“吃、喝、跳”

等表達動態進行事件，“V著動態”不能直接搭配否定詞，例句如“你別跳（*著）”。
這兩種“著”的意義差異在粵語中正好呈現為不同的詞形：“住”和“緊”。

粵語裡“有”可以帶語法性謂語，張洪年（2007 [1972]）、Matthews & Yip
（1994）等已報道粵語存在“有 +V過”式。我們認為，“有”最易接納的體貌詞就
是“過”，這體現在“有 V過”適用的語境類型最廣泛。東南漢語的“有 VP”在語
篇分佈中受到很多限制。鄭敏惠（2009: 96）提出福州話的陳述句用“有”需有預設
（presupposition）“聽者對命題 Q的真假不確定”，范曉蕾（2017: 579）又總結說
東南漢語的“有 VP”句“不能單獨報導新情況……在語篇中不能作推進事件鏈條進
展的前景句（foregrounded sentences）”。這些語篇限制也體現在粵語的“有”上，
如（2）所示，對話的始發句單獨報導一個新情況不能用“有”句。而且，粵語的“有”
極其排斥用在帶疑問代詞的特指問句中，見（2b）（2c），這或源於特指問句不滿足
鄭敏惠說的“有”的預設要求“聽者對命題 Q的真假不確定”：特指問句預設了所述
的事件為真，例如，（2b）預設你們中有人昨天見到了李老師，（2c）預設他昨天看
了某個喜劇片。

(2) 粵語“有 VP”的語篇限制：
 a.  [單獨報導新情況 ]你知唔知呀，*佢舊年有考入清華大學㗎！ nei5 zi1 m4 

zi1 aa1, *keoi5 gau6 nin4 jau5 haau2 jap6 cing1 waa4 daai6 hok6 gaa3!（<普 >
你知道嗎？他去年考上清華大學了！）

 b.  [特指問句（問主語）]*你哋邊個琴日有見倒李老師呀？ *nei5 dei6 bin1 
go3 kam4 jat6 jau5 gin3 dou2 lei5 lou5 si1 aa3?（<普 >你們誰昨天見到了李
老師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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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特指問句（問賓語）] *佢琴日有睇邊部喜劇片呀？ *keoi5 kam4 jat6 jau5 
tai2 bin1 bou6 hei2 kek6 pin2 aa3?（<普 >他昨天看哪個喜劇片了？）

但是，粵語的“有 V過”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上述的語篇限制。經筆者調查，“有
V過”能有條件地單獨報導一個新情況，只要其所述事件是一個反常事件即可。例如
（3a），其事件“看門人考上過清華大學”違反了談話共識（common ground）中的
常規狀況“看門人通常學歷低，是未曾考上名牌大學的”。而且，“有 V過”可以自
由地用於特指問句中，見（3b）（3c）。

(3) 粵語“有 VP過”的語篇限制較小：
 a.  [單獨報導新情況 ]你知唔知呀，嗰個看更當年都（有）考 *（過）入清

華大學㗎！ nei5 zi1 m4 zi1 aa1, go2 go3 hon3 gang1 dong1 nin4 dou1 (jau5) 
haau2 *(gwo3) jap6 cing1 waa4 daai6 hok6 gaa3!（<普 >你知道嗎？那個看
門的當年也考上過清華大學呢！）

 b.  [特指問句（問主語）]你哋邊個有見倒 *（過）李老師呀？ nei5 dei6 bin1 
go3 jau5 gin3 dou2 *(gwo3) lei5 lou5 si1 aa3?（<普 >你們誰見過李老師呢？）

 c.  [特指問句（問賓語）]佢有睇 *（過）邊部喜劇片呀？ keoi5 jau3 tai2 
*(gwo3) bin1 bou6 hei2 kek6 pin2 aa3?（<普 >他看過哪些喜劇片呢？）

除了“過”之外，粵語“有”有時還能搭配體貌詞“喺度”“住”，見（4），但
“有喺度 VP”“有 V住”的使用自由度偏低，它們限於很少的語境中，其語境條件
尚待考察。1

(4) 粵語允許“有 +喺度 V”“有 +V住”：
 a.  我近排有喺度學英文。ngo5 gan6 paai4 jau5 hai2 dou6 hok6 jing1 man4.（<普 >

我最近是在學英語啊。）

 b.  牆上面有掛住兩幅畫嘅。coeng4 soeng6 min6 jau5 gwaa3 zyu6 loeng5 fuk1 
waak6 ge3.（<普 >牆上是掛著兩幅畫的。）

“有”幾乎不能搭配體貌詞“咗”（張洪年  2007 [1972]: 154、Lee  2018: 99）和
“緊”，2見（5），語料庫中即使存在這類案例也是近年新創的低頻用法（§ 6）。

1 考察發現，粵語裡一些“有 +喺度 V”句和“有 +V住”句不夠自然，但尚不清楚當中的條件，這
有待日後探索。

2 粵語裡很多“有 +V緊”句的合法性尚存爭議，Lee（2018: 118–119）提到一些這樣的用例，經筆
者調查，其例句中“佢有讀緊書他是在讀著書呢”合法，而“佢有寫緊三封信他是正在寫三封信”不好（儘管“佢

寫緊三封信”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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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粵語極少見“有 +V緊”“有 +V咗”：
 a.  而家佢有讀（*緊）大學。ji4 gaa1 keoi5 jau5 duk6 (*gan2) daai6 hok6.（<普 >

現在他是在上大學啊。）

 b.  琴日佢有食（*咗）早餐嘅。kam4 jat6 keoi5 jau5 sik6 (*zo2) zou2 caan1 ge3.
（<普 >昨天他吃了早飯的。）

概言之，粵語裡轄域限於單個VP的體貌詞中，最易搭配“有”的是經歷體助詞“過”，
其次是動前進行體標記“喺度”和動後靜態持續體標記“住”，最難搭配“有”的體

貌詞是動後助詞“咗”“緊”。3這個搭配趨勢支持“有”後的 VP具有名物性，詳述
如下。4

根據普通語言學的共識，體貌指示了事件被關注於哪個內部階段（起始點、持續

段、終結點）及該階段是怎樣的情狀（動態、靜態）。我們認為，粵語裡轄域限於單

個 VP的體貌詞按照情狀屬性大致分為兩類：（一）“過”“喺度”“住”屬於靜態
體貌詞，它們用於表達靜態性或勻質性（homogeneity）極強的事件，如“<粵 >牆上
面掛住畫牆上掛著畫”表述了一個靜態持續事件；（二）“緊”“咗”是典型的動態體貌

詞，它們用於表達動態性強或勻質性低的事件，如“<粵 >佢著緊件紅色嘅衫他正穿上一

件紅衣服”表示進行穿衣這一動作。最能體現這種情狀差異的體貌詞是動後助詞“住”和

“緊”，它們都屬於非完整體（imperfective），其核心差異正是在靜態、動態之別。
“住”被公認為具有靜態屬性，張洪年（2007 [1972]: 159）提出它表示動作停在一
種存續靜止的狀態之中（失去動作性），張雙慶（1996: 154）主張它使動詞帶有“靜
止”的意思，鄧思穎（2015: 80）談到它表示“行為動作保持一種存在、持續的靜止
狀態”。“緊”的動態屬性顯而易見，鄧思穎（2015: 78）指明它屬於進行體標記，
張洪年（2007 [1972]: 156–158）顯示“V緊”只表達動態行為。下面解釋其他幾個
體貌詞的情狀屬性。

粵語的經歷體助詞“過”跟普通話的“過”基本相當，普通話的“過”被公認

為具有靜態性。該詞所述的事件無特定時間且有可重複性（龍果夫  1958: 118、Yeh  
1996），也就是“V過”表達一種事件“類”，而事件類都是恒常屬性，屬於廣義上
的慣常狀況（generic situations）。慣常句具有語義上的靜態性（Smith  1997: 51）。換

3 Lee（2018: 99）談到粵語“有”可搭配慣常體助詞“開”，用例如“佢有飲開呢種味嘅咖啡他是習

慣喝這個味道的咖啡的”。但鑒於“開”的語義缺乏有效的文獻參考，本文暫不討論“有 V開”式。
4 范曉蕾（2017: 574、2020: 197）已通過東南方言“有”對不同體貌詞的接受度來論證“有”後的

VP具有名物性，但其語料的同質性較差，論述也過簡略。本節集中於粵語的考察來充分證明這
個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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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之，“V過”所述的類指性經歷可詮釋為主體的一種性狀特徵“有 VP的經歷”，
因為過往的經歷可內化為主體的恒常經驗，是主體的靜態特點。因此，Smith（1997: 
269）明確主張普通話的“過”有靜態性。屈承熹（2006 [1998]: 38, 66）又指出，
“過”所述的事件被看作是一種“狀態”，它為篇章提供背景信息（backgrounded 
information）。可知，粵語“V過”是靜態性很強的語法性謂語。

粵語的進行體標記“喺度”語素義上對應於普通話的“在處所動詞+裡方位名詞”，它

應該源自處所短語“喺……度在某處”的緊縮，其詞源就是靜態謂詞。語法化後的進行

體式“喺度 VP”理應在相當的程度上保留了其詞源的靜態性，它或可視為抽象的靜
態謂語，語義詮釋為“處於 VP的狀態”，這類似於普通話的句子“張三在借書”可
詮釋為張三處於借書的狀態。5當然，這個推論還需補強證據，粵語“喺度”的語法分

析尚未做到位。目前所見，其他一些進行體表達式若是詞源含靜態謂詞的，往往就具

有靜態性，如英語的進行體式“be V-ing”被學者們視為靜態情狀（Viach  1981, Dowty  
1986, Parson  1990）。

粵語的完整體助詞“咗”是一個語法化很深的助詞，它跟普通話的“了 1”在表

義範圍上高度平行（范曉蕾、陳健榮  2022），“咗”的強動態性可直接借鑒普通話
“了 1”的研究成果。多部文獻主張“了 1”表示事件的動態變化性。石毓智（1992: 
184, 186）說到，“了 1”“了 2”要求 VP的所指從前時點 x到後時點 a之間有個“動
態變化”過程，即事件是從無到有的；戴耀晶（1997: 36）對“了 1”動態性的定義

“指明了某一個變化點”透露出該詞表示變化義；Soh（2008）主張，“了”有轉變
義（transition），它們用於表達“非 E→ E”的動態過程，不同情狀的謂語搭配“了”
後生成了開始義或完結義。“V了 1”的強動態性還體現在該格式的語篇分佈上。Chu 
& Chang（1987）、屈承熹（2006 [1998]: 51–61）觀察到，在敘述幾個事件動態發展
的前景句鏈條裡，“了 1”傾向出現在高峰事件句（peak event）。敘事語篇中的高峰
事件句正是表達強動態事件的情景，這種句子容易用“V了 1”正支持“了 1”傳達出

明顯的動態變化義。總之，“V了 1”應該是普通話裡動態性最強的語法性謂語，這

種語法判斷可以類推到粵語的“V咗”上。

至此可見，粵語裡“過”和“咗”看似都用於表達有界事件，“喺度”和“緊”

均用於表述動態進行事件，它們卻分屬不同情狀的體貌詞，見表 1。

5 “借書”這一行為的勻質性不算高，但我們推測整個格式“在借書”所指的事件具有相當的勻
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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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粵語句內體貌詞的情狀分類

靜態體貌詞 動態體貌詞

表述有界（bounded）事件 “過經歷體”（最匹配“有”） “咗”（最排斥“有”）

表述無界（unbounded）事件 “住”“喺度”（可容於“有”）“緊”（排斥“有”）

這種“靜態體貌詞 \動態體貌詞”之別有分佈差異作證據。我們發現，在緊附於 V
上的助詞性體貌詞（排除“喺度”）中，靜態體貌詞比動態體貌詞更容易出現在句

法從屬性（subordination）的 VP中。例如，粵語表達動態持續事件時，主句裡的
非完整體助詞一般用“緊”，見（6），這種用法符合學界將“緊”看作進行體標記
的共識。

(6) 粵語主句表達動態持續事件用“V緊”：
 a.  頭先八點嗰陣，阿樂唱緊 /（*住）首兒歌。tau4 sin1 baat3 dim2 go2 zan6, 

aa3 lok6 coeng3 gan2/(*zyu6) sau2 ji4 go1.（<普 >剛才八點那陣，阿樂唱著一
首兒歌。）

 b.  我而家食緊 /（*住）飯。ngo5 ji4 gaa1 sik6 gan2/(*zyu6) faan6.（<普 >我
現在正吃飯呢。）

但是，謂詞性賓語和從屬謂語（屬於從屬性 VP）裡的非完整體助詞則偏向用“住”，
（7a）的“唱住首兒歌唱著兒歌”是動詞“中意喜歡”的賓語，（7b）的“食住飯吃著飯”是

依附於連謂式核心“睇書看書”的從屬謂語，它指一個主要動作的伴隨性行為。

(7) 粵語從屬性 VP表達動態持續事件偏向用“V住”：
 a.  阿樂出門嘅時候中意唱住 /（*緊）首兒歌。aa3 lok6 ceot1 mun4 ge3 si4 

hau6 zung1 ji3 coeng3 zyu6 /(*gan2) sau2 ji4 go1.（<普 >阿樂出門的時候喜
歡唱一首兒歌。）

 b.  頭先阿樂食住 /（*緊）飯睇書。au4 sin1 aa3 lok6 sik6 zyu6/(*gan2) faan6 
tai2 syu1.（<普 >剛才阿樂吃著飯看書呢。）

張洪年（2007 [1972]: 159）、鄧思穎（2015: 81、2021: 10）已指出，“住”一般無法
搭配蘊含時間過程變化的非勻質動詞，但在連謂格式的第一個謂語（即從屬謂語）裡，

“住”就可以搭配這些動詞了。可見，從屬性 VP排斥動態體貌詞“緊”，容易接納
靜態體貌詞“住”。這種分佈偏差是可解釋的。

從屬性 VP不是句子的謂語核心，廣義上屬於去句化（desententialization）的謂語。
跨語言裡時體標記較難進入去句化的 VP中（Lehmann  1988），這說明去句化 VP所
述的事件具有弱時間性、弱動態性，也就是說，謂語的去句化是 VP在語法上褪去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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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的時間變化性、凸顯其靜態不變性。這應該是因為去句化 VP是句子中的從屬性
VP，它表達命題中的非核心事件，這種事件在認知上的可及性（accessibility）很低，
屬於背景信息，於是，其事件的內在時間結構（起始點、持續段、終結點）難以被關

注，這導致從屬性 VP在語義上褪去了時間變化性，它偏向於被詮釋為一個靜態勻質
性事件。簡言之，一個去句化的從屬性 VP可視為一種抽象的“靜態 VP”。由此推斷，
去句化 VP如果要用體貌詞，應該是接納靜態體貌詞，排斥動態體貌詞，因為靜態體
貌詞更符合去句化 VP自身的體貌屬性。所以，（7）的謂詞性賓語和從屬謂語在表達
動態持續事件時也要用靜態體貌詞“住”。

去句化 VP排斥體貌詞的趨勢可以延伸到漢語的一些非現實（irrealis）謂語中。漢語
的非現實謂語普遍排斥體貌詞（郭銳  1997），其實，漢語裡典型的非現實 VP往往是被
顯性或隱性的助動詞所統轄，屬於去句化 VP。例如，表達將來事件的“會 VP”的 VP
句法上是助動詞“會”的謂詞性賓語，它屬於去句化的從屬性 VP。雖然“會 VP”很少
用上體貌詞，它的 VP卻相對能接受靜態體貌詞，如（8）裡“會 VP”用上了“過”
“住”“喺度”，這個 VP又很排斥動態體貌詞，如（9）裡它不能用“緊”“咗”。

(8) 粵語“會 VP”接納靜態體貌詞：
 a.  老人家應該都會見 *（過）好多大場面嘅。lou5 jan4 gaa1 jing3 goi1 dou1 

wui6 gin3 *(gwo3) hou2 do1 daai6 coeng4 min6 ge3.（<普 >老人家應該都會
見過很多大場面的。）

 b.  我哋聽日八點見啦，到時我會戴（住）帽嘅。ngo5 dei6 ting1 jat6 baat3 
dim2 gin3 laa1, dou3 si4 ngo5 wui6 daai3 (zyu6) mou6 ge3.（<普 >我們明天
八點見吧，到時我會戴著靜態帽子的。）

 c.  聽日八點嘅時候唔好練琴，我會（喺度）訓覺。ting1 jat6 baat3 dim2 ge3 
si4 hau6 m4 hou2 lin6 kam4, ngo5 wui6 (hai2 dou6) fan3 gok3.（<普 >明天八
點不要練琴，那時我會在睡覺。）

(9) 粵語“會 VP”排斥動態體貌詞：
 a.  等到出年，佢應該會升（*咗）上大學嘅。dang2 dou3 ceot1 nin4, keoi5 

jing3 goi1 wui6 sing1 (*zo2) soeng6 daai6 hok6 ge3.（<普 >等到明年，他應
該會升上（*了）大學的。）

 b.  聽日八點嘅時候，我應該會訓（*緊）覺。ting1 jat6 baat3 dim2 ge3 si4 
hau6, ngo5 jing3 goi1 wui6 fan3 (*gan2) gok3.（<普 >明天八點，我應該會
在睡（*著動態）覺。）

（8）（9）反映了漢語的非現實謂語相對能容納靜態體貌詞，其本質應該是靜態體
貌詞比動態體貌詞更容易出現在從屬性 VP中。至此便可解釋張洪年（2007 [1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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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9–160）談到的一個現象：粵語“住”不能自由搭配很多謂詞（如動態動詞“食、讀、
做”），但是，“V住”一旦搭配後置狀語“先”，則差不多任何 V都能用於該搭
配式，例句如“你暫時做住呢份牛工先你先做著這一份工作”。張洪年所舉的“V住……先”
句皆是祈使意願句，屬於非現實謂語，該現象印證本文的主張：漢語裡非現實謂語

容易接受靜態體貌詞，粵語的非現實謂語表達持續性動作時，更偏向用靜態體貌詞

“住”。進一步看，“V住……先”從語義上可以詮釋為連謂式“VP先 +再 VP”
的第一個謂語——即從屬謂語，這也符合本文主張的普遍趨勢：從屬謂語更偏向用靜

態體貌詞。

本節開頭談到，粵語“有”後的 VP也是相對接納靜態體貌詞“過”“喺度”
“住”，排斥動態體貌詞“咗”“緊”，這種情況提示了“有”後的 VP應該是一種
去句化的從屬性 VP。李如龍（1986: 79）繼承袁家驊等（2001 [1960]）的看法，主張
閩南語“有 VP”跟“會 VP”一樣是述賓結構。其他東南漢語的“有 VP”應該是相同
的句法結構，即“有”後的 VP類似於（7a）（8）的情況，是助動詞“有”的謂詞性
賓語。謂詞性賓語具有指稱性，是公認的名物化 VP。粵語裡“有”後 VP對各種體貌
詞的接受狀況支持這種 VP具有名物性。總結起來，“V+靜態體貌詞”是抽象的靜態
謂語，容易實現名物化，它便相容於“有”後具有名物性的句法位置，所以，粵語

“有”後 VP最易接納的體貌詞是“過”，其次是“住”“喺度”；“V+動態體貌詞”
是語法上的動態謂語，難以實現名物化，它跟“有”後位置的名物性是衝突的，於是，

粵語“有”後 VP最排斥的體貌詞是“咗”“緊”。

或有方家指出，既然承認“有”“會”是助動詞，便不宜說它們的 VP具有名物
性。其實，按照傳統的句法分析，助動詞所轄的 VP就被認為具備一定的名物性。助
動詞在語法化程度上處於謂賓動詞（如普通話的“喜歡”“進行”）和副詞（如普

通話的“馬上”“也許”）之間，而朱德熙（1981）證明，“助動詞 +VP”跟“謂
賓動詞 +VP”（如“<普 >喜歡打球”）一樣屬於述賓結構，不是“副詞 +VP”（如
“<普 >馬上打球”）那樣的狀中結構。這表明助動詞在句法性質上更接近謂賓動詞。
謂賓動詞的賓語 VP被公認為具有名物性，那麼，助動詞所轄的 VP應該也具有一定
的名物性。因此，說“有”“會”是助動詞與將它們的 VP看作名物化成分並不衝突。
值得說明的是，助動詞的賓語 VP在名物性程度上大概不及謂賓動詞的賓語 VP，不
同句法位置上的名物化 VP應該存在一個名物性程度的等級序列。比如，普通話的定
語從句要用名詞化標記“的 3”，如“<普 >用掃把打看門狗的那個人”，其 VP被
不少行家認為具有一定的名物性，但其名物性程度要低於典型的謂詞性賓語，這表現

為定語從句的 VP比謂詞性賓語更容易帶上體貌詞，見“<普 >用掃把打了看門狗的
那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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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的體貌詞分類同樣適用於普通話的對應體貌詞，而漢語的多數方言都有一
套大致對應於普通話“過”“著”“在”“了”的體貌詞。6東南漢語裡“有”最易

搭配的體貌詞是“過”類詞，在一部分情況下能搭配“著”“在”類詞，極少有能

搭配“了 1”類詞的，如“<汕頭 >伊前日（*有）睇了 1三本書他前天看了三本書”。總之，

各種體貌詞進入“有 VP”的傾向性（由高到低）序列是：“過經歷體”類詞 >“著靜態、

在進行體”類詞 >“了 1、著動態”類詞。這個序列的語義動因可以採用本節對粵語體貌詞

的理論解釋。不過，南部吳語和閩語的“了 1”類詞語法化程度偏低，其“有”搭配時

體詞的表現看似形成上述趨勢的例外，簡述如下。

丁健（2020b: 327）顯示浙江路橋話（南部吳語）有時可以用“有 +V爻”，例證
如“<路橋 >張明個件衣裳有洗爻張明是洗了這件衣服”，它看似是“有 +V了 1”類格式，但

該格式中“爻”並非成熟的體貌助詞。潘悟雲（1996: 262）顯示，溫州話的“爻”（與
路橋話“爻”同源）句法自由度遠不及普通話的“了 1”，它不能搭配靜態謂詞或積極

義動詞，該詞在看似“了 1”的用法裡也有“消失”這種詞彙義。可見，這個“爻”

近似於結果補語。丁健（2020a: 106–109）指出，路橋話的“爻”在語法化程度上遠
低於普通話的“了 1”，它保留了詞彙上的完結義，還能作能性述補式的補語，所以

“爻”大致是一個完結體（completive）標記。這些語法描述透露出“爻”在相當的
程度上接近於普通話的動相補語（phase complement）“掉”。因此，這些南部吳語的“有
+V爻”相當於“有 +動結式（詞彙性 VP）”，這並不違反“‘有’最排斥‘了 1’類

詞”的基本趨勢。

閩語的完整體標記不發達，如“<廈門 >伊昨日看三本冊他昨天看了三本書”不能用任

何“了”類詞。或有學者指出，閩語沒有“有 +V了 1”類格式源於該區方言沒有真正

的“了 1”類詞。閩南語的“了”類詞（一般記作“咾”）確實分佈範圍偏窄，而閩南

語有很多表達用“V咾”，卻從不用“有 +V咾”。這支持東南漢語裡“有 +V了 1”

類格式是最難成立的“有 VP”式。

3.2. “有”後 VP 對詞彙情狀的限制

粵語“有”後的 VP在多數用法中不帶體貌詞，其純詞彙性 VP只能是動態 VP，
這個動態 VP是終結性的“做完功課”或非終結性的“食煙抽煙”均可，如（10）。

6 本段所言僅代表漢語的一個基本趨勢，而各方言的體貌詞系統存在一定差異。北方方言表達持續
性事件不能用“在 VP”格式，而是用“VP呢”；不少南方方言沒有對應於普通話“著動態”的詞

尾形式；閩南話的經歷體標記以副詞“捌”（類似普通話的副詞“曾經”）為主，可參考湯廷池

等（1997: 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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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粵語“有”接受動態 VP：
 a.  阿樂有做完功課。aa3 lok6 jau5 zou6 jyun4 gung1 fo3.（<普 >阿樂做完了功

課了。）

 b.  阿發有話畀我知。aa3 faat3 jau5 waa6 bei2 ngo5 zi1.（<普 >阿發是告訴我
了的。）

 c.  嗰日我有食兩碗面。go2 jat6 ngo5 jau5 sik6 loeng5 wun2 min6.（<普 >那天
我是吃了兩碗面。）

粵語“有”後的詞彙性 VP不能是任何靜態 VP，它既不能是表示階段性狀態（stage-
level）的“想打算……”“開心”，也不能是表示恆常性狀態（individual-level）的“中
意喜歡……”“聰明”，見（11）。

(11) 粵語“有”排斥靜態 VP：
 a.  嗰日我（*有）想去睇比賽。go2 jat6 ngo5 (*jau5) soeng2 heoi3 tai2 bei2 

coi3.（<普 >那天我是想去看比賽。）
 b.  阿發（*有）中意你嘅。aa3 faat3 (*jau5) zung1 ji3 nei5 ge3.（<普 >阿發是

喜歡你的。）

 c.  阿樂（*有）/係聰明嘅。aa3 lok6 (*jau5) /hai6 cung1 ming4 ge3.（<普 >阿
樂是聰明的。）

注意，“<粵 >佢有開心到他是變開心了”（Lee  2018: 114）並非“有 +靜態 VP”式，該句
的“開心到”是“靜態 V+動相補語”，它是動結式，屬於表示狀態變化的動態 VP。
其他東南漢語裡“有”總是能帶動態 VP，該詞只在一部分南部吳語、客語、閩語裡還
能接靜態 VP，見（12），特別是閩客方言的“有 +形容詞”式（例（12b））在其他方
言中不常見。7

(12) 其他方言還有“有 +靜態 VP”：

 a.  <溫州 >渠有想走去考大學他想去考大學。（游汝杰  1999: 192）｜ <海陸 >你
有識佢無你認識他嗎？（遠藤雅裕  2012）

 b.  <惠州 >你頭有痛無你的頭痛不痛？（陳淑環、陳小楓  2006: 16）｜ <台灣閩
語 >Tann有 khah勇健啦現在比較健康啦。（曹逢甫  1998: 324）

7 粵語通常用“係是+靜態 VP+嘅的”來表達閩南語“有 +靜態 VP”的意義，因為“是”“的”和
“有”存在情態義上的共性（范曉蕾  2020: 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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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之，“有 +動態 VP”比“有 +靜態 VP”更強勢，這符合“有”後 VP具有名物性
的判斷，如下段所述。

概念上，NP所指的物體默認是恒常存在、不隨時間而變的，而靜態 VP所述的靜
態事件無時間界限，也是默認恒常存在，缺乏時間變化性。所以，靜態 VP跟 NP在
概念上更相通，一個 VP的靜態性和名物性應該是高度一致的。由此推導，靜態 VP自
身就能傳遞名物性的意義，理論上它可免去名物化標記，此乃經濟性原則（economy 
principle）使然。相反，動態 VP所述的動態事件默認有時間界限，富於時間變化性，
所以，動態 VP跟 NP的概念近似度很低。那麼，動態 VP若要詮釋為一個名物化成分，
它必須有顯性的語法標記。上文談到助動詞“有”之後的句法位置可看作名物化標記，

既然動態 VP比靜態 VP更需要名物化標記，那麼“有 +動態 VP”理應是一個強勢組
合，動態 VP要依賴“有”標示出其名物性。

總結起來，東南漢語裡助動詞“有”都能搭配動態 VP（如連城客家話），絕大多
數方言的“有”也都能搭配“V過經歷體”（如粵語），該詞在一部分方言裡還能搭配

靜態 VP（如閩南語），但極少有能搭配“V了 1完整體”類格式的。那麼，“有”偏向

搭配的 VP類型呈現（13）這樣的優先等級序列。

(13) 詞彙性的動態 VP（“學英文”）>語法性的靜態謂語（“學過英文”）>詞
彙性的靜態 VP（“認識他”）>語法性的動態謂語（“學了英文”）

這個事實呈現出一個看似矛盾的格局：對於詞彙性 VP，“有”傾向搭配動態 VP，其
次才是靜態 VP；對於含體貌詞的語法性謂語，“有”偏向搭配靜態謂語，極其排斥動
態謂語。這種情況是可解釋的。我們認為，漢語謂語的“靜態性→動態性”是一個連

續統，詞彙性 VP和語法性謂語在情狀上存在可比性。語法性謂語由於帶體貌詞，其
所述事件就被關注於內部過程的特定階段（起始點 /持續段 /終結點），而事件被聚焦
於內部的特定階段意味著勻質性變差，即動態性提高。由此推知，語法性謂語的動態

性在整體上高於任何詞彙性 VP，體貌偏靜態的“V過”也要比詞彙性動態 VP更具有
動態性。因此，各類謂語按情狀的靜態性從高到低排序是（14）。

(14) 詞彙性的靜態 VP（“認識他”）>詞彙性的動態 VP（“學英文”）>語法
性的靜態謂語（“學過英文”）>語法性的動態謂語（“學了英文”）

（13）顯示，“有”促成的VP名物化操作最易作用於（14）連續統的中間部分，即“學
英文”“學過英文”類的謂語，這有功能動因。

理論邏輯上，語法標記 t要用於概念上相容的 VP，它理應最排斥概念上完全衝
突的 VP；對於概念上相容的 VP，語法標記 t優先用於跟 t語義有一定偏差而最需要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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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記的 VP，其次才用於跟 t語義最近似、相對無需 t標記的 VP。簡言之，語法標記 t
優先搭配概念上相容並需要 t語義的 VP，其次用於概念上相容但無需 t語義的 VP，
最難用於概念上相衝突的 VP。這個趨勢可以用漢語的非完整體標記“著”來解釋。
助詞“著”標示了事件的持續性，它所搭配的 VP必須有持續段，所以，達成情狀
（achievements）的 VP（如“摔倒”“死”）由於只有終結點而難以搭配“著”。普
通話的例證如（15a），方言裡也少見“*張三摔倒著張三（摔了跟頭）倒在地上”一類的說法。

(15) 普通話“著”所搭配的 VP類型：
 a. [達成 VP]張三摔倒了 /（*著）。｜魚死了 /（*著）。
 b. [動態持續性 VP]張三正吃著那個蘋果呢。｜媽媽這兩年學著英語呢。
 c. [靜態 VP]張三像（*著）他媽媽。｜張三是（*著）校長。

含有持續段的詞彙性 VP包括靜態 VP（如“像媽媽”）和動態持續性 VP，理論上它
們都能搭配“著”。普通話及各方言裡，典型的動態持續性 VP都能搭配“著”，見
（15b），但是，最典型的靜態 VP反而排斥“著”，見（15c）。靜態 VP具有持續段，
為何不容易搭配“著”呢？這應該是因為靜態 VP在情狀上只有持續段，沒有起始點
和終結點，它默認被詮釋為恒久持續的事件，理論上是最不需要持續體標記的 VP。相
反，動態持續性 VP（如“吃飯”）不僅有持續段，還默認有起始點和終結點，它若要
被解讀為一個持續性事件，就需要持續體標記來凸顯其持續段，從而排除事件起始、事

件終結等其他解讀的可能。不過，“著”和靜態 VP畢竟是概念相容的，搭配式“靜態
VP+著”具有理論的可能性，這在漢語方言裡也找到案例，“著”在一部分西北方言中
可搭配靜態 VP，例證如“<西寧 >張三把家媽媽像著張三像他媽媽”。綜合看來，漢語持續

體助詞“著”搭配各種 VP的優先等級是：動態持續性 VP >靜態 VP >達成 VP。這三種
VP按照事件持續性從高到低排列的等級序列是：靜態 VP >動態持續性 VP >達成 VP。
可見，持續體標記“著”最容易作用於該等級序列的中間部分“動態持續性 VP”。

基於上述理論認識，就可解釋東南漢語“有”搭配各種 VP的優先等級為何是
（13）。我們的基本主張是“有”後的 VP具有名物性，這種性質制約了 VP的情狀
類型，因為不同類型的 VP實現名物化的難易度存在差異。一方面，含有時體詞的語
法性謂語並非都能名物化，有些時體標記跟名物性所蘊含的靜態屬性是衝突的。漢

語裡，帶“了 1完整體”類詞的動態謂語（如“學了英語”）表達了動態變化性最強的

事件，這種情狀特點跟名物性完全衝突，“有 +V了 1”類格式就成為理論上最不可

能的格式，它正是東南漢語中最少見的“有 VP”格式。另一方面，不含時體詞的詞
彙性謂語在理論上都能實現名物化，因為純詞彙性的 VP都能詮釋為不涉及時間過程
的事件類（event type）（而非關涉特定時間的事件例（event token）），所以動態
VP“學英語”和靜態 VP“認識他”跟名物性都是概念相容的。但是，不同情狀的詞
彙性 VP對名物化標記的需求度存在差異。靜態 VP自身就能傳遞名物性的靜態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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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可免去名物化標記，而動態 VP更需要顯性的名物化標記來讓自身詮釋為一個抽象
的靜態謂語（見上文）。於是，“有 +詞彙性的動態 VP”成為各方言“有 VP”中
最常見的組合。再看，靜態 VP和名物性畢竟概念相容，所以“有 +詞彙性的靜態
VP”也存在於一部分方言。如此一來，東南漢語裡“有”為何最易搭配（14）連續統
的中間部分，就得到解釋。

對於東南漢語裡“有 +動態 VP”比“有 +靜態 VP”更強勢的現象，理論上也有
另一動因——頻率效應。Bybee（2007）發現，語言發展中，使用頻率高的成分容易變
化，使用頻率偏低的成分不易變化。談話表述事件時，動態 VP的使用頻率顯然要高
於靜態 VP。那麼，當演變“有 NP→有 VP”發生時，在語義相容於“有”的所有
VP中，動態 VP應該是最早進入新格式“有 VP”的，後來才是靜態 VP進入該格式。
所以，在可用“有 VP”式的東南漢語裡，各個方言的“有”都能搭配動態 VP，只有
一部分方言的“有”兼能搭配靜態 VP。

3.3. “有”編碼存在體

上文證明，粵語“有”後的 VP即使是一個詞彙性動態 VP，它語法上也是一個靜
態性的名物化VP。“有”自身的情狀特點又如何？理論上“有”應該保留了其詞源“領
有”義的靜態屬性。語篇裡靜態事件句偏向作背景句（Hopper  1979），而“有 VP”
在敘事語篇中確實偏向作補充故事主線的背景句（范曉蕾（待刊）），這支持該格式

具有靜態性。因此，“有 VP”整體上是一個抽象的靜態謂語（即使其 VP指動態行
為），它表述“存在”VP所述的這種事件。這樣看，施其生（1996: 28）將粵閩客方
言“有 VP”的意義描述為“有這麼一回事”，是很有見地的。“有”的靜態屬性可採
用范曉蕾（2017: 573）的語義描述：編碼了存在體（existentiality），用於表示事件類
的靜態存在，不是事件例的動態出現。

“有”的存在體特徵繼承自其詞源動詞“有領有”的情狀屬性，這可聯繫郭銳（1997: 
164）對普通話“沒”兩種功能的統一闡釋：“‘沒’有兩種基本用法，一是對事物的
存在的否定，二是對過程性成分的否定，如果不考慮‘沒（有）’的詞性，這兩種用

法從更高層次上說是相通的……過程性成分表示了事件的存在，對過程性成分的否定

也就是對事件存在的否定。即‘沒（有）’是對存在的否定，包括對事物存在和事件

存在的否定。”不過，郭銳說的過程性成分既包括動態體貌詞“了 1”“著”，也包括

靜態體貌詞“過”“在”，而這兩組體貌詞在“沒 VP”中的出現狀況是不同的，8郭

銳將這兩組體貌詞統一詮釋為“事件存在”的說法不夠精確。我們將“有 / 沒 VP”所

8 普通話裡，“沒”雖然很難搭配動態體貌詞“了 1”“著動態”，但可以搭配“過”“在”，例句如“他

沒吃過苦”“他剛才沒在寫作業啊”。可見，否定詞“沒”也是排斥動態體貌詞，可接受靜態體

貌詞，詳見第 5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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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涉的“事件存在”詮釋為：通過 VP的名物化，令所述事件實現語法上的靜態化。
當然，粵語裡“V過”“喺度 VP”本身是語法性的靜態謂語，它們無需存在體標記來
促成格式的靜態化，它們搭配“有”是需要該詞的肯定強調義。

漢語學界對“有”是否編碼了體貌義尚存爭議。鄭敏惠（2009: 94–95）認為福州話
的“有”不含體貌義，理由是它能搭配經歷體助詞或進行體標記；Lee（2018: 101）同
樣依據粵語“有”可以搭配“過”“開”“住”等體貌詞而主張該詞不涉及體貌義。

這種主張的理由並不成立，漢語的一個常態是兩個意義有別的時體詞可以共現於一個

句子中，統轄單個 VP的時體詞可以搭配統轄全句（可包含多個 VP）的時體詞。比如，
普通話裡“了 1”“過”“著”“在”都可以搭配句末助詞“了 2”（例句“<普 >他
吃過苦頭了”），“在”“著”都可以搭配句末助詞“呢非完整體”

9（例句“<普 >他正
在吃著飯呢”）。再看，（13）展示了東南漢語的“有”對各個體貌詞存在不同的排斥
度，這表明“有”關涉了體貌義。其實，鄭敏惠（2009: 95–96）談到福州話的“有”
是有靜態性的非過程成分（不同於普通話“了 1”），這個語義定位接近我們說的“存

在體”。如上文所言，“有”屬於廣義上的靜態謂詞，其後 VP又是一個名物化成分，
“有 VP”在情狀體貌上類似於“有領有NP”, 換言之，“有”給整個謂語帶來了一個
體貌效果“靜態性”。

“有”的存在體意義不涉及事件的終結性及特定性，它所轄的 VP不僅是指終結
性事件、非終結事件均可，也是指單次性的特定事件、多次性的慣常事件均可。這種

特點令一些“有 +非終結性 VP”句存在歧義。例如，“<粵 >佢有食煙”既能表示他
在某個時刻抽完了煙，也能表示他在某個時刻正抽著煙，還能表示他在某段時期有抽

煙的習慣，其具體解讀依賴於語境而定。東南漢語的“有 VP”都是指終結性事件、非
終結性事件均可，這造成“有 VP”句對譯為普通話的“V了”句及“在 VP”句的情
況都存在。

存在體不見於普通語言學的討論，該意義或許缺乏跨語言的普遍性，但這不足以

說明漢語裡設立“存在體”不合適。時體功能是跨語言平行性很差的語法範疇（參見

范曉蕾（2021: 22）），很多語言的體貌範疇頗具個性，時體範疇的跨語言比較就成為
執行難度極高的課題。因此，在某個語言族群裡設立獨特的體貌義是在所難免的。

也有文獻用“存在”來刻畫東南漢語“有”的意義，但這些文獻所說的“存在”

內涵上不同於本文的存在體。Cheng（1979: 169）主張閩南語“有”標誌一個事件在

9 普通話的句末助詞“呢”是多功能的，它有標示非完整體的功能（例句“我正吃飯呢”），還
有標示強語氣的功能（例句“我才不想理他呢！”）。這兩種功能的“呢”有一個句法差異：

“呢非完整體”是完句詞，句子去掉它後會難以完句，而句子去掉“呢語氣”後不干擾完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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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流程中存在過，10曹逢甫、鄭縈（1995）參考這一論述提出“有”引出過去事件
和現在狀態的用法都標記了存在貌，這兩個文獻裡的“存在”其實指事態在說話時已

然實現——即絕對非將來時，此義屬於時制範疇。遠藤雅裕（2012）提出海陸客語編
碼了木村英樹所說的“存在體”，它是指普通話“了 1”“了 2”“著”“呢”等各種

時體詞的體貌義的上位範疇，因為木村英樹認為，“了 1”“了 2”表示時間領域的存

在（參照時間之前存在的事件），“著”“呢”表示空間領域的存在（現在存在的事

件）。本文的存在體不是任何體貌義的上位範疇，而是與經歷體等靜態體貌義相容、

與完整體等動態體貌義相對立的一種體貌義，它指所述事件具有語法情狀上的靜態性。

Lee（2018）承認粵語“有”編碼了存在義（existence），卻未解釋該意義的內涵及
所指，其行文似是將它闡釋為“（事件）發生”（occurrence）。吳越（2020: 287）提
出，南部吳語“有”的核心語義是存在，該詞“強化了先存的命題，屬於認識情態”。

吳越將其“存在”歸為情態義，不是體貌義。

雖然“有”的存在體跟其源頭動詞“有領有”的詞彙義密切相系，但事件存在和

事物存在畢竟不同。粵語裡，“有 VP”和“有領有NP”有一個句法差異：前者不能
搭配句末時體詞“喇了 2”，如“<粵 >佢有食早餐（*喇）他吃過早餐了”，後者可以搭

配“喇”，如“<粵 >佢有錢喇他有錢了”。“*有 VP+喇”的共現衝突有兩個可能的
原因：一是“有”編碼了肯定強調義，此義跟“喇”的語義存在矛盾；二是第 4節所
論，“有”和“喇”都編碼了統攝全句事件的相對非將來時，均能促成完句，而語法

作用相當的兩個詞會排斥共現。第一種可能大概更有道理，第二種可能還要證明漢語

的句子不能包含兩個完句詞。

4. 時制義：相對非將來

東南漢語的“有”最常用於表達過去已完成的事件，但多部文獻主張該詞不含

時制義。李如龍（1986: 79）強調閩南話“有”跟何時發生動作、動作是否完成並無
關係；施其生（1996: 27）談到，汕頭話、廣州話的“有”雖多表述已然事件，卻不
排斥未然事件，其意義不是“已”；遠藤雅裕（2012）提出，海陸客語“有”只表
示動作行為的存在或發生，無關乎動作的完成或說話時間。上述爭議在一定程度上

源於“有”在方言間的用法差異。但我們發現，東南漢語的“有”皆是表達非將來

事件很自由，表達將來事件很受限。這種事實提示該詞編碼了相對非將來時，粵語

的情況即可證明。

10 原文是“You有 marks the existence of an event within the temporal set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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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時間範圍

粵語的“有”主要用於表達特定時間發生的非將來事件（§ 2），這包括過去已停
止的事件和現在正持續的事件，這提示該詞可能編碼了非將來時。粵語的“有”還能

有條件地用於慣常事件句和將來事件句，而這種用法的“有 VP”跟“非將來”有密切
聯繫。

粵語的“有 VP”可以表達頻率性的慣常事件，如（16）。慣常事件看似無固定的
時制義，但（16）這種頻率性的慣常事件都有現實實例，它們指從前至今不斷重複發
生的規律習性，這種慣常句的“有”仍聯繫著非將來時。

(16) 粵語“有 VP”表達頻率性慣常：
 a.  佢好孝順，成日都有去探佢媽媽嘅。keoi5 hou2 haau3 seon6, sing4 jat6 dou1 

jau5 heoi3 taam3 keoi5 maa1 maa1 ge3.（<普 >他很孝順，經常會去看他媽
媽的。）

 b.  我每日都有食兩個蘋果㗎。ngo5 mui5 jat6 dou1 jau5 sik6 loeng5 go3 pan4 
gwo2 gaa3.（<普 >我每天都會吃兩個蘋果。）

 c.  街口嗰間超級巿場夜晚都有開門嘅。gaai1 hau2 go2 gaan1 ciu1 kap1 fat1 
coeng4 je6 maan5 dou1 jau5 hoi1 mun4 ge3.（<普 >街口那間超市夜裡都會
開門的。）

粵語的“有”無法用於敘述將來狀況的慣常句，例證如“<粵 >下個禮拜開始，我就
每日都（*有）食兩個蘋果”，這說明“有”跟將來時是衝突的。另外，“有 VP”還
能表達習性職業方面的慣常事件，見（17）。

(17) 粵語“有 VP”表達習性職業類的慣常事件：
 a.  阿發真係中學老師咩？ aa3 faat3 zan1 hai6 zung1 hok6 lou5 si1 me1?——係

呀，佢有教中學㗎。hai6 aa1, keoi5 jau5 gaau3 zung1 hok6 gaa3.（<普 >阿
發真的是中學老師嗎？——是啊，他是教中學的。）

 b.  阿發有食開煙㗎嘛，身體又點會好呢？ aa3 faat3 jau5 sik6 hoi1 jin1 gaa3 
maa1, san1 tai2 jau6 dim2 wui6 hou2 nei4?（<普 >阿發一直都抽煙，身體有
怎麼會好呢？）

這類帶“有”的慣常事件句也是必須有現實實例，（17a）的“有教中學”表示阿發已
經在中學任教了（不是尚未入職的階段）。相反，不帶“有”的慣常句“<粵 >阿發
教中學嘅阿發教中學”用於介紹阿發的職業時，可以指這樣的情景：阿發即將從大學畢業，

剛找到一份中學老師的工作，目前處於尚未入職的階段，所以阿發還沒有實際教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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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但是，指這種情景的慣常句不能用“有”，這說明“有 VP”表示 VP所述的事件
是已然發生的。“有 VP”表達慣常事件的這些解讀限制都意味著“有”大概編碼了絕
對非將來時。

不過，粵語的“有 VP”也能表述將來事件，只是這種用法限於假設條件句，見
（18）。這平行於曹逢甫（1998）所述的台灣閩南語“有 VP”表達將來事件限於條件
句的現象。

(18) 粵語“有 VP”表述將來事件限於假設條件句：
 a.  下個星期開始，如果 *（有）做核酸，就可以去旅行。haa6 go3 sing1 kei4 

hoi1 ci2, jyu4 gwo2 *(jau5) zou6 hat6 syun1, zau6 ho2 ji5 heoi3 leoi5 hang4.
（<普 >下個星期以後，如果做了核酸，就可以旅行去。）

 b.  聽日老師如果（有）問你問題，就證明佢睇得起你。ting1 jat6 lou5 si1 jyu4 
gwo2 (jau5) man6 nei5 man6 tai4, zau6 zing3 ming4 keoi5 tai2 dak1 hei2 nei5.
（<普 >明天老師如果問你問題，就證明他看得起你。）

假設條件句總是蘊含相對過去的時間關係，因為它所述的事件會參照於表結果 /結論
的後續主句所述的事件，在這種參照關係中，假設條件句的事件在時間或邏輯上必然

是預先存在的狀況，是一種相對過去。可見，假設條件句中的“有”總是聯繫一種“非

將來時”——相對非將來時。

總結起來，粵語的“有 VP”若在主句中表達特定事件，只能是絕對非將來的事
件；它若表達慣常事件，只能是有現實實例的狀況，這同樣是聯繫絕對非將來時的

用法；該格式表達將來事件的用法限於假設條件句，這是表達相對非將來的狀況。

理論上，絕對非將來時可以歸入相對非將來時，前者只是參照時間為說話時間罷了。

可以說，粵語的“有”編碼了相對非將來時。

客語、閩語、南部吳語的一些方言裡“有 VP”還能在主句裡表達將來事件，見
（19）。遠藤雅裕（2012）主張，海陸客語裡這種用法的“有”仍反映了主觀上的已
然：說話人判斷這個將來事件一定會成為事實。這個說法有其道理，卻缺乏形式證據。

(19) 部分方言裡“有 VP”在主句中表述計劃性將來：
 a.  <海陸 >天光日□ [lia55]個時節佢應該有到臺北明天這個時候他應該到臺北了。（遠藤

雅裕  2012）
 b. <晉江 >伊明旦有卜出差他明天是要出差的。

 c. <福州 >明旦伊有來明天他來，我無來我不來。（鄭敏惠  2009: 94）
 d. <溫州 >後日後天是元旦，學堂裡有放假學校會放假。（游汝杰  1999: 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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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曉蕾（2020: 198）發現，如果本方言還用“會 VP”類格式表達將來事件，11那麼主

句裡“有 VP”所表達的將來事件只能是可控的計劃性將來（schedule-based future），
如（19）中“到臺北”“出差”“放假”都是置於計劃安排中的行為。這些方言裡，
主句若要表達無法掌控的預測性將來（prediction-based future），如“小王明年會考上
大學的”一類的意義，則不能用“有 VP”，只能用“會 VP”。其實，計劃性將來是
將來時範疇中的非典型成員，它概念上聯繫著現在時，“有 VP”所表達的計劃性將來
可詮釋為：說話時存在“VP”的計劃或願望——這仍是說話時刻已存在的“非將來事
件”。可以說，這種“有”也編碼了相對非將來時。再看，這些方言裡雖然“會 VP”
類格式也能表達計劃性將來，但（19）的“有 VP”受到更多的語篇限制，它不像“會
VP”那樣能自由表達將來事件（筆者調查）。而“有”之所以受到更多的語篇限制，
大概源於它還編碼了肯定強調義。

吳越（2020: 285）談到，南部吳語的“有 VP”所表達的將來事件必須是“基於
一定事實例證或一般規律的判斷”。該語義描述透露出，南部吳語裡“有”表達的未

然事件只能是有現實實例的慣常事件或可控的計劃性事件。這符合上文的觀察，這個

“有”應該涉及了相對非將來時。

鄭敏惠（2009: 94）否認閩語“有”蘊含時制義，其依據是：該詞不止用於表過去
事件，還能表當前狀態、慣常事件和將來事件。但上文顯示，當前狀態跟過去事件一樣

屬於非將來事件；“有”所述的慣常事件必須有現實實例，它所述的將來事件限於假設

條件句或已然安排好的計劃性將來，這些事件都可詮釋出相對非將來的時間關係。綜合

看來，很多東南方言的“有”確實編碼了相對非將來時，這一結論不僅支持湯廷池等

（1997）用“已經”一詞來刻畫該詞的意義，也深化了對該詞時制屬性的認識。

4.2. 完句作用

東南漢語“有”的相對非將來時應該聯繫著它的完句作用。粵語的“有”可促成

完句，如“<粵 >阿發 *（有）教中學阿發教中學”去掉“有”則無法成句。鄭敏惠（2009: 
97）顯示福州話的“有”也可促成完句。東南漢語“有”的完句作用還有一項表現，
閩南語的形容詞謂語句既有“有 +形容詞”，見（20a），也有“野程度副詞+形容詞”，
見（20b），但這種句子不能同時用“有”和程度副詞，見（20c）。

11 有些東南方言裡“會 VP”不能表達任何將來事件，如蓮花贛語（胡小娟  2020），本段所述不適
用於這種方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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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福建晉江話“有”和程度副詞不能共現：
 a. [有 +形容詞 ]阿梅有水。（<普 >小梅是漂亮的。）
 b. [程度副詞 +形容詞 ]阿梅野水。（<普 >小梅很漂亮。）
 c. *阿梅有野 /野有水。（<普 >小梅是很漂亮的。）

漢語的形容詞謂語句裡，程度副詞被公認為有完句作用，如“<普 >小王 *（很）漂
亮”去掉“很”便不能完句，閩南語的情況相若。那麼，閩南語裡“有”和程度副詞

難以共現，大概是因為它們都是完句詞，12句法作用相同的成分會排斥共現。

已有文獻主張，現代漢語的動態事件句若要完句，必須依賴於一些時體詞。Tsai
（2008）認為，普通話的“了 2”“在進行體”“過經歷體”在句法樹上處於外層體貌（outer 
aspect）的節點，它們可以向上移到時制節點來錨定事件的時間位置，從而促成完句。
這些外層體貌詞有什麼語義特點？范曉蕾（2021: 262–265）提出，普通話裡能令動態
事件句完句的時體詞都編碼了統攝全句事件的“相對時制義”，這種時制義決定了全

句所述事件的時間位置，而一個動態事件句若在語法上被標示了整句的相對時製義，

便足以完句。比如，時體詞“了 2”“呢非完整體”和否定詞“沒”令句子只能表達相對

非將來事件，它們都編碼了針對全句的相對非將來時，於是，這些詞可促成一個現實

句單獨表述事件——即完句。再如，情態詞“會”令句子只能表達相對將來事件（劉

小梅 1997: 40–51, 56），該詞編碼了統攝全句的相對將來時（relative future），所以，很
多非現實句的完句要依賴“會”，將來事件句“明年他 *（會）考上大學”去掉“會”
則無法單獨報導事件。對普通話完句現象的這種解釋在一定程度上可推延到粵語，粵

語的“喇了 2”“冇沒”“會”也是編碼了相對時製義的完句詞。由此分析，東南漢語

的“有”有完句作用大概源於它編碼了關涉全句事件的相對非將來時。

4.3. 時體特徵之間的聯繫

以往文獻慣用單一的意義標籤來界定東南漢語“有”在（1）中的用法，我們主張：
該詞不僅有“肯定強調”一類的情態義，還兼有體貌義“存在體”和時制義“相對非

將來”。由上文分析可知，粵語“有 VP”的意義是說話人強調這樣一個事件：在參
照時間（默認說話時間）上已然存在動態行為“VP”（該行為已停止或正持續）。

我們推斷，存在體是“有”的核心義，此義或是衍生“有”相對非將來義的源頭。

理論上，存在體是呈現“事件存在”這種靜態情狀，靜態情狀容易聯繫上語用隱含義

“事件具有現實性（真實發生）”，而最典型的現實性事件就是非將來事件。於是，

12 另一個可能的原因是：“程度副詞 +形容詞”難以實現名物化，故而排斥“有”之後的句法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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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體大有潛力衍生出相對非將來時，這個特徵衍生過程可構擬為：存在體→現實性

→絕對非將來時→相對非將來時。

不過，存在體與相對非將來時之間只是語用隱含關係，沒有邏輯衍推關係，蘊含

存在體的語法形式未必都有相對非將來時的意義。§ 3.1談到，粵語裡表將來事件的“會
VP”跟“有 VP”一樣都是“助動詞 +謂詞性賓語”結構，它們的 VP接納靜態體貌
詞的趨勢是相同的，這提示助動詞“會”應該也編碼了存在體（其後 VP是名物化成
分），范曉蕾（2017: 585）就主張東南漢語的“會”蘊含了靜態性，但該詞被公認為
編碼了相對將來時。可見，存在體和相對非將來時是兩個互相獨立的語義特徵，必須

分別刻畫。

至此可討論一個類型學家關心的問題：東南漢語的“有 VP”和英語的完成體形式
“have V-ed”在時體義上有何異同？體貌上，兩者的詞源義均是靜態行為“領有”，
這導致它們情狀上都有抽象的靜態性。不過，我們難以衡量它們的體貌異同點，因為

漢語和英語的體貌範疇相差巨大，這種整體格局的差異勢必影響“有 VP”和“have 
V-ed”的語義差異。時制上，兩者都編碼了相對非將來時，然而，“有 VP”不能搭配
漢語的將來時標記“會”（“*會有 VP”不合法），“have V-ed”可以搭配英語的將
來時標記“will”（有“will have done”句），這提示了兩者的相對非將來時或有差異。
總之，這兩個語法格式有相似點，但不宜簡單類比。

5. 重審普通話的“沒”

北方漢語沒有“有 VP”，卻保留了其否定式“沒 VP”，漢語各方言都有存在否
定詞。所以，本文對“有”的語義分析可以類推到普通話的否定詞“沒”上。

普通話“沒”編碼了§ 4.1說的相對非將來時。蔡維天（2010: 211）指出，“沒”
是已然否定詞，它跟時制詞組（TP）的中心語綁在一起。范曉蕾（2020: 168–169）又
主張，“沒”編碼了統攝全句事件的相對非將來時，這導致該詞能促成完句。“沒”

要引出將來事件也偏向在假設條件句裡（白荃  2000: 22），見（21），這平行於很多
東南漢語的“有”。

(21) 普通話“沒 VP”表將來事件偏向在條件句：
 a. 要是他明天沒來上班，就開除他。
 b. 我們不能沒想清楚就胡說八道。

普通話“沒”還編碼了§ 3.3說的存在體，其後VP是名物化成分。學界皆知，“沒”
自由搭配動態 VP，排斥典型的靜態 VP，例證如“以前他（*沒）/不是校長”。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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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搭配各類體貌詞的傾向存在差異：它自由搭配“過”，也能搭配“在”“著靜態”，

見（22a），但“沒”很難搭配“了 1”“著動態”，見（22b）。

(22) 普通話“沒”搭配各種體貌詞的差異：
 a. 他還沒見過世面。｜你沒在寫作業嗎？｜他沒站著，一直坐著呢。
 b. 昨天他沒見（*了）老師。｜你沒寫（*著）作業嗎？

普通話“沒”對其後 VP的這些限制跟粵語的“有”是平行的，所以，§ 3.3對粵語
“有”的存在體定位也適用於“沒”。Lin（2003: 438）提出，“沒”表示一個行為
（event）不存在和未實現，它的補足語 VP是沒有內在終結點的。我們同意 Lin的判
斷方向，本文主張“沒”後的 VP是名物化成分，而名物化 VP確實沒有語法上的內在
終結點。

再看，Lin的判斷依據是：“沒”是“了 1”的否定對應詞，因為二者不能共現，

所以兩詞所轄的 VP在情狀上是對立的；既然“V了 1”是動態有終結點的，“沒”後

的 VP便是靜態無終結點的。我們不同意這個判斷依據。Lin的看法其實延續了王士元
（1990 [1965]）的如下主張：“沒”跟“了 1”是同素異幹交替式，因為“V了 1”的否定

式是“沒 V”。然而，“V著動態”“VP呢非完整體”“VP了 2”的否定式也是“沒 VP”，
見（23），“沒”難以搭配“著動態”“呢”“了 2”。

(23) 普通話“沒 VP”對應於多種肯定式：
 a. 他一直吃著中藥呢。 他一直沒吃（*著）中藥（*呢）。
 b. 去年他考上大學了。⇒ 去年他沒考上大學（*了）。

若沿著王先生的邏輯推進，“沒”跟很多時體詞都是同素異幹交替式。縱然這樣改進

王先生的看法，恐怕還要遭到方言學界的反對，東南漢語兼有“有”和“了”類詞，

兩類詞的語篇要求和表達效果很不同，因為“有”編碼了肯定強調義，這令它不好類

比於任何時體詞。退一步看，若一定將“有”“沒”跟普通話的某個時體詞做類比，

最具類比資格的時體詞應該是“了 2”，因為“了 2”跟“有”“沒”一樣都編碼了

統攝全句事件的相對非將來時，它們均可促成完句。相反，“了 1”在句法層級上低

於“了 2”（Soh  2008, Tsai  2008），“了 1”沒有“有”“沒”那樣的完句作用，

所以不宜將“了 1”和“沒”看作肯定式與否定式的對應詞。

6. 餘論

儘管東南漢語裡“有”很排斥“了 1”“著動態”類的動態體貌詞（§ 3.1），但近
年來粵語零星出現“有 +V咗”“有 +V緊”的少數用例，見（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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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粵語出現“有 +V+動態體貌詞”的搭配： 
 a.  我有食咗三碗飯㗎！你點解唔信我呢？ ngo5 jau5 sik6 zo2 saam1 wun2 faan6 

gaa3! nei5 dim2 gaai2 m4 seon3 ngo5 nei4?（<普 >我真的吃了三碗飯啊！你
為什麼不信我呢？）

 b.  我廣東話唔係好好，覺得冠軍應該要廣東話好好，不過我都有學緊，而
家可以交流。ngo5 gwong2 dung1 waa6 m4 hai6 hou2 hou2, gok3 dak1 gun1 
gwan1 jing3 goi1 jiu3 gwong2 dung1 waa6 hou2 hou2, bat1 gwo3 ngo5 dou1 
jau5 hok6 gan2, ji4 gaa1 ho2 ji5 gaau1 lau4.（<普 >我廣東話不是很好，我
覺得冠軍應該廣東話是很好的，不過我也正在學習，現在可以交流。）

這種用法極為受限，其合法性在母語者中仍飽受質疑。初步觀察，勉強能說的“有 +V
咗”“有 +V緊”用例一般見於表達反駁前文或辯護觀點的強語氣句中，“有”之前
往往有副詞“都”“真係”等。（24）代表了東南漢語“有”的一個演變方向：從情
態助動詞變向語氣副詞，逐漸能搭配各種時體詞。

本文對粵語“有”的分析應該在相當的程度上適用於其他東南漢語的“有”，但是，

特定方言的“有”還需精准分析，因為不同方言的時體態系統會存在一定差異，這勢

必導致不同方言中（1）用法的“有”出現區別。表 2呈現了三種東南方言裡“有”在
VP的搭配範圍（§ 3.2）和將來事件的表達（§ 4.1）上存在不同，這提示了這三種方言
的“有”在具體的語義特徵上有細微差異。

表 2  三種漢語方言“有 VP”的語法異同點

方言點 詞彙性 VP的範圍 體貌詞的搭配範圍 事件的時間範圍

香港（廣府粵語）動態 VP 不搭配“咗了 1”
“喇了 2”

非將來（主句）、相對將
來（條件句）

溫州（南部吳語）動態 VP、靜態動詞
（如“想”）

可搭配“爻了 1”
“罷了 2”

非將來或計劃性將來（主
句）、相對將來（條件句）

晉江（閩南語） 動態VP、靜態動詞、
形容詞

不搭配“咾了 1”
“嘮了 2”

非將來或計劃性將來（主
句）、相對將來（條件句）

比如，雖然多數東南漢語裡“有”排斥跟“了 2”類詞共現，見（25a），但溫州話存
在“有 VP罷了 2”的少數用例，見（25b）。

(25) 東南漢語“有 VP”排斥“了 2”類詞：

 a. <晉江 >伊舊年有去日本（*嘮了 2）他去年去日本了。

 b. <溫州 >渠有坐落罷他是坐下了。｜帽有戴起罷帽子是戴起來了。（游汝杰  1999: 184）
 c. <台灣閩南話 >伊有食早頓矣他是吃過早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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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汝杰（1999: 184）指出溫州話“有 VP罷了 2”的 VP一般是動趨式，這說明“罷了 2”

對當中的 VP有詞彙限制。另外，台灣閩南語還有一個類似“了 2”的語氣詞“矣 ah”，
它可以搭配“有”，見（25c）。或許，溫州話“罷”、閩南語“矣”有別於普通話的
“了 2”，這幾個方言的“有”也存在差異，每個方言的情況都有必要單獨考量。

粵語的“有 VP”應該是東南各方言“有 VP”中使用範圍最窄的：凡是粵語“有
VP”能表達的，其他東南方言的“有 VP”一般也能表達，而其他東南方言“有 VP”
能表達的，粵語未必可用“有 VP”表達。換個角度看，粵語“有 VP”的功能代表了
東南漢語“有 VP”的典型（共性）用法。上文顯示，在“有”強調存在一種相對非將
來事件的功能中，粵語只有例（1）（16）（18）那樣的“有 +動態 VP”用法，沒有
“有 +靜態 VP”（例（12））和“有 +計劃性 VP”（例（19））的用法。從跨方言
差異的角度看，“有”的這兩組用法可看作該詞的不同功能。有些方言的“有 VP”
還有其他功能。丁健純（2008）、羅榮華（2014）的研究表明，湖南湘潭話、江西上
高話的“有 VP”就有特殊用法，不能歸入上文所論的功能中。丁健（2020b）、胡小
娟（2020）顯示，浙江路橋話、江西蓮花話裡“有”完全承擔了普通話助動詞“會將來”

的功能，它能自由表達各種將來事件，見（26）。

(26) 有些方言的“有”等同於普通話的“會將來”：

 a. <路橋 >個缸莧菜股鹽十日湊有臭這缸莧菜梗再醃十天會變臭。（丁健  2020b: 327）
 b. <蓮花 >今暝夜裡冇星星今天晚上沒星星，明暝有落雨明天會下雨。（胡小娟  2020: 236）

可見，很多東南方言的“有”是一個多功能詞，其用法值得深入發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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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ense-aspect Meaning of the “jau5 (有 )have+VP”  
in Hong Kong Cantonese

Xiaolei Fan
Peking University

Abstract

In Hong Kong Cantonese, the lexical verb jau5 (有 ) ‘have, possess’ can also be used as an auxiliary 
verb in the construction “jau5+VP”, e.g., keoi5 gam1 jat6 jau5 sik6 zou2 caan1 (佢今日有食早餐 ) 
‘he had breakfast toda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tense-aspect meaning of the auxiliary jau5. It is found 
that the lexical verb collocated with jau5 is restricted to the dynamic ones and the aspectual markers 
collocated with jau5 cannot be the perfective marker zo2 ( 咗 ). This collocation restriction reveals 
that jau5 encodes the “existentiality” aspect. “Jau5+VP” can express either absolute non-future events 
or relative non-future events. This temporal scope reveals that jau5 encodes the “relative non-future” 
tense. In general, the construction “jau5+VP” states that the event denoted by VP has happened in the 
reference time of the sentence. While “youhave+VP” (i.e., the equivalent phrase of “jau5+VP”) is not 
attested in Standard Mandarin, its negative counterpart “mei (沒 )not have+VP” is frequently used, thus, 
the present study advances the knowledge of the negative word mei in Standard Mandarin. We argue 
that in Mandarin the aspect marker most qualified to be called as a “suppletive alternant” with mei is 
not the verbal particle le1 as Wang (1965) claimed, but rather the sentence-final particle le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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